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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在
杭
州
的
家
裡
養
過
幾
種
花
草
，
但
都
不
成
功
，
這
些
花
草
剛
從
花
鳥
市
場
搬
回
來
的
時
候
還

很
光
鮮
，
沒
多
久
，
就
開
始
萎
蔫
，
澆
水
曬
太
陽
都
不
管
用
，
後
來
也
就
只
能
放
棄
。
時
間
一
久
，
養

花
草
的
花
盆
倒
是
越
來
越
多
，
陽
台
上
靠
邊
一
排
，
但
裡
面
都
是
空
的
。

母
親
會
種
花
草
，
所
以
每
次
遇
到
問
題
，
也
會
電
話
諮
詢
母
親
。
但
畢
竟
天
高
地
遠
，
母
親
也
不

知
道
該
怎
麼
辦
才
好
，
只
能
說
你
們
現
在
心
思
不
在
花
草
上
，
而
是
在
工
作
上
，
自
然
也
就
養
不
好
，

要
知
道
養
花
草
也
是
要
心
思
的
，
跟
養
孩
子
一
樣
。

母
親
這
樣
說
，
自
然
有
母
親
的
道
理
。
母
親
養
了
幾
個
孩
子
，
雖
然
那
時
候
生
活
困
難
，
但
孩
子

們
也
都
健
康
長
大
，
如
今
也
都
有
了
自
己
的
家
庭
。
母
親
稍
微
清
閒
了
一
些
，
就

一
門
心
思
開
始
了
種
花
草
。
很
快
地
，
母
親
寬
大
的
陽
台
上
擺
滿
了
各
式
各
樣
的

花
草
，
其
中
大
多
數
我
都
叫
不
出
名
字
。
回
家
探
親
的
時
候
，
跟
母
親
在
陽
台
上

站
着
說
話
，
問
母
親
這
些
花
草
的
名
字
，
母
親
一
一
介
紹
，
就
跟
當
年
別
人
遇
到

她
的
孩
子
，
她
一
一
地
介
紹
一
樣
。
所
以
母
親
說
養
花
草
跟
養
孩
子
一
樣
，
是
需

要
心
思
的
，
否
則
養
不
好
，
這
話
我
信
。

問
題
是
我
們
買
這
些
花
草
回
家
的
時
候
，
心
思
並
不
在
養
，
而
在
看
︱
︱
不

過
是
欣
賞
這
些
花
草
光
鮮
亮
麗
的
時
候
，
至
於
怎
樣
讓
這
樣
的
美
麗
好
看
保
持
着

，
或
者
能
夠
重
新
綻
放
這
樣
的
光
鮮
美
麗
，
實
在
沒
有
認
真
去
想
過
。
有
時
候
也

想
買
本
養
花
種
草
一
類
的
書
來
看
看
，
但
終
究
因
為
不
上
心
，
書
店
倒
是
長
去
，

但
就
是
沒
有
記
住
要
買
本
這
樣
的
書
。

但
母
親
的
花
草
對
我
一
直
是
個
吸
引
，
我
也
很
想
能
像
母
親
那
樣
，
把
一
盆

花
草
養
成
。
我
想
有
母
親
站
在
陽
台
上
一
一
介
紹
自
己
的
花
草

時
候
的
那
種
心
情
，
所
以
家
遷
到
上
海
後
，
稍
微
安
頓
了
下
來

，
我
就
跑
到
花
草
市
場
去
買
了
一
盆
天
堂
鳥
回
來
。
買
的
時
候

聽
賣
主
說
，
此
草
只
要
三
四
天
換
次
水
，
每
天
拿
到
太
陽
底
下

曬
曬
就
可
以
了
，
好
養
，
不
需
要
勞
精
費
神
。

也
許
就
是
因
為
聽
了
賣
主
這
番
話
，
我
才
挑
選
了
這
盆
天

堂
鳥
回
來
。
不
過
真
正
的
原
因
也
並
非
如
此
簡
單
，
實
在
是
一

進
花
草
店
就
相
中
了
這
盆
天
堂
鳥
，
一
二
十
片
長
條
性
的
葉
子

，
中
間
圍
着
四
五
片
圓
形
扇
狀
葉
片
，
清
淡
素
淨
，
不
張
揚
不
枝
蔓
，
心
裡
有
種

暗
暗
喜
歡
。
再
加
上
聽
賣
主
說
好
養
，
也
就
放
心
了
不
少
。

不
過
等
把
它
搬
回
家
裡
後
，
等
到
女
兒
妻
子
回
家
的
時
候
，
端
給
她
們
看
，

她
們
並
沒
有
我
期
待
的
那
種
驚
喜
︱
︱
這
也
不
奇
怪
，
因
為
她
們
曾
經
見
到
過
許

多
次
我
端
給
她
們
看
的
花
草
，
這
些
花
草
的
歸
宿
，
讓
她
們
對
這
盆
同
樣
起
不
了

多
少
熱
心
。
這
也
能
夠
理
解
，
不
過
心
裡
暗
下
決
心
：
一
定
要
把
這
盆
天
堂
鳥
養

好
。
說
不
清
楚
是
什
麼
原
因
，
不
知
道
是
我
真
地
上
了
心
思
，
還
是
我
的
決
心
讓

花
神
感
動
，
總
之
這
盆
天
堂
鳥
自
進
了
我
的
家
門
，
一
直
是
清
葉
淡
雅
，
中
間
曾

經
因
為
幾
天
外
出
，
出
門
時
反
覆
交
代
妻
子
女
兒
別
忘
了
給
它
換
水
曬
太
陽
，
中

間
在
外
地
，
電
話
時
也
不
忘
詢
問
一
下
它
的
情
況
。
在
家
裡
的
時
候
，
剪
敗
葉
、

換
水
、
清
洗
根
鬚
、
曬
太
陽
…
…
我
以
一
種
從
未
有
過
的
認
真
，
善
待
這
盆
天
堂

鳥
。
就
這
樣
，
四
個
月
下
來
，
這
盆
在
我
家
裡
從
夏
末
到
深
秋
，
再
到
隆
冬
，
窗

外
北
方
冷
空
氣
肆
虐
樹
梢
枝
頭
的
時
候
，
它
依
然
是
清
葉
淡
雅
，
沉
靜
而
不
張
揚

，
看
看
讓
人
放
心
。
前
幾
天
，
我
把
這
盆
天
堂
鳥
養
活
了
養
好
了
的
消
息
告
訴
母
親
，
母
親
很
高
興
，

說
等
你
下
次
回
來
，
可
以
帶
幾
盆
好
花
草
去
養
了
。

我
早
知
道
家
鄉
的
蘭
草
非
常
有
名
，
更
是
以
﹁蕙
蘭
之
鄉
﹂
聞
名
遐
邇
。
以
前
一
直
想
帶
盆
蘭
草

來
養
，
多
少
也
可
聊
解
故
鄉
之
思
，
但
總
擔
心
養
不
好
，
反
倒
落
得
心
裡
不
舒
服
，
所
以
此
心
願
一
直

未
曾
實
現
。
現
在
既
然
能
養
活
這
盆
天
堂
鳥
，
大
概
養
蘭
草
也
沒
有
多
大
問
題
了
吧
。
我
想
母
親
也
一

定
是
這
樣
想
的
。

故
鄉
的
蘭
草
，
一
直
是
我
期
待
的
。
現
在
，
我
以
一
種
踏
實
平
靜
的
心
態
，
期
待
着
它
的
到
來
。

提到 「進化」兩個字，人們
就會想起達爾文。實際上，達爾
文的生物演化思想並沒有進步的
涵義，《物種起源》與今天流行
的進化論有很大的區別。按照達
爾文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

理論，生物的變化僅僅是一種改變的譜系（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也譯為 「演變的由來」）。在他
看來，生物的演變只會導致其對生活環境更加適應，
並不會導致其結構更加複雜或異質更強意義上的進步
，他不認為生物有高級和低級之分，更不認為複雜的
生物比簡單的生物更高級。

說人是萬物之靈只是一些人（他們中一部分自詡
為 「達爾文主義者」）的看法。殊不知，那簡單得沒
有頭腦的細菌真還有不少傲人之處。細菌的歷史實際
上比人要長得多，人只不過有兩百萬年的歷史，但在
三十五億年之前地球上就有細菌存在了。細菌能夠承
受攝氏零下三十度的低溫和一百五十度的高溫，甚至
在六英里以下的玄武岩裡也有它們的蹤跡，人能做到
麼？人自認為了不得的是創造了所謂文明，人會寫詩
，會演煽情的電視劇，可以用衛星電視把自己變成
「千里眼」和 「順風耳」，還可以坐飛船去太空遨遊

。人自認為其生活質量是低等生物細菌不可以與之相
比的。但如果有個細菌向人發問： 「那開飛機去撞世
貿大廈的，是不是人？」 「那製造核武器可以讓億萬
生靈同歸於盡的，是不是人？」人該如何回答？

人可以用文字來記錄自己的歷史，人讀自己的歷
史時常為已取得的進步而喜悅。過去百年裡，人在科
學技術方面的作為更是史無前例，人感覺自己似乎已
經找到了幸福的金鑰匙。且慢，幸福是沒有這麼容易
得到的，特別，科學和幸福之間到底有什麼關係，這

仍是一個許多人搞不懂問題。講一件大家都熟悉的事吧。半個世紀前
，戀人傳情靠的是筆寫紙載的情書，與之相伴的是漫長而詩意的等待
，還有捧讀時沁人心脾的欣喜。那白紙黑字，如河床上的卵石，歲月
的流淌難以使其磨滅。現在，我們不寫情書了，準確地說，不用在紙
上寫情書了。電子郵件取消了等待，它也可以隨時被格式化，一場感
情的大雪不管下得多麼大，在互聯網上也可以落得大雪無痕。更方便
的，我們可以發手機短信，說愛你，說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心，
你是我的肝，你是我生命的四分之三……一切操作只要一個大拇指就
可以完成。科學方法簡化了我們的情感交流方式，這到底是進步，還
是退步？如今司空見慣的 「閃婚」和 「閃離」難道和這種方式就沒有
一點關係？

去年十二月，各路精英雲集哥本哈根，他們討論全球氣候變暖問
題，經過 「利」和 「義」的博弈，弄出了一紙 「協議」，一些關心氣
候變暖的人對此很不滿，他們認為這只是不具法律約束力的漂亮話，
「僅僅是一個目標而不是一個承諾」。順便說及，對於氣候是否變暖

了的問題，仍有部分科學家是持不同看法的，不過，在這場科學和政
治的大合唱裡，他們的聲音被掩蓋了。有意思的是，我們的同類裡，
從中國古老的道家到如今世界各地主張 LOHAS（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健康且可持續性生活方式）的人，他們崇尚簡樸，
實施順應自然的生活方式。此時此刻，是不是可以反思一個簡單的問
題──人類和細菌，到底誰先知先覺？

冰
天
雪
地
，
不
宜
户
外
散
步
，
只
能
到
附
近
一
個
室
內
商
場
走
兩
圈
，
順
便
買

點
東
西
，
算
是
一
舉
兩
得
。

這
是
個
西
人
商
場
，
由
於
附
近
社
區
華
人
人
口
激
增
，
華
商
看
準
商
機
，
不
斷

在
此
創
業
。
十
幾
年
下
來
，
除
了
幾
家
銀
行
、
大
型
藥
房
、
超
市
和
圖
書
館
外
，
舖

位
多
數
已
由
華
人
經
營
，
整
體
顧
客
也
以
華
人
為
主
，
實
際
上
與
華
人
商
場
無
異
。

但
它
卻
保
持
西
人
商
場
一
般
空
間
較
大
、
顧
客
行
走
舒
暢
的
特
色
。

每
天
商
舖
營
業
之
前
，
很
多
華
人
聚
集
在
商
場
裡
打
太
極
拳
，
上
百
人
隨
着
電

子
音
樂
節
奏
起
手
移
步
，
場
面
頗
為
壯
觀
。
有
的
角
落
甚
至
有
人
在
練
習
健
身
舞
。
雖
然
絕
大
多
數
是
中

、
老
年
人
，
但
也
充
滿
活
力
，
渲
染
了
商
場
熱
閙
氣
氛
。
等
時
間
一
到
，
音
樂
戛
然
而
止
，
人
們
揮
手
道

別
，
有
的
回
家
，
有
的
三
五
成
群
步
入
剛
開
門
的
商
舖
消
費
。

我
進
入
大
門
時
商
場
已
開
始
營
業
超
過
半
小
時
，
迎
面
仍
見
一
位
中
年
華
裔
女
子
站
在
走
道
上
緩
慢

伸
手
轉
腰
，
半
閉
着
眼
，
旁
若
無
人
，
大
概
仍
沉
醉
在
太
極
氣
功
中
。
前
面
幾
個
進
商
場
的
人
只
好
繞
行

。
我
略
一
遲
疑
，
收
住
腳
步
，
見
一
個
坐
在
中
間
長
椅
上
的
女
長
者
對
練
功
者
說
：
﹁算
了
。
別
擋
住
人

家
。
﹂
那
位
中
年
婦
女
連
眼
都
不
睜
開
，
丟
回
一
句
：
﹁公
共
地
方
，
誰
管
得
着
！
﹂
我
和
後
面
的
人
也

只
能
繞
道
。

走
了
一
會
兒
，
想
到
超
市
裡
面
去
，
卻
見
開
放
式
的
大
門
口
顧
客
也
只
在
一
邊
出
入
。
原
來
一
對
肥

肥
壯
壯
、
長
相
極
相
似
的
華
人
父
子
正
在
另
一
邊
用
手
互
擲
足
球
玩
。
側
面
是
一
間
運
動
衣
物
店
，
也
許

新
球
正
是
從
裡
面
買
的
，
兩
人
情
不
自
禁
即
時
玩
起
來
。
面
對
旁
邊
人
們
疑
惑
的
眼
光
，
那
個
大
人
無
動

於
衷
。
我
猜
想
此
刻
他
腦
海
裡
也
浮
現
着
同
樣
的
理
念
：
公
共
地
方
嘛
，
管
它
呢
！

表
面
上
看
，
打
太
極
和
玩
球
不
單
沒
有
錯
，
還
有
益
身
心
。
問
題
是
他
們
選
錯
活
動
地
方
，
把
公
共

地
方
變
成
私
人
空
間
，
影
響
了
其
他
人
。
不
要
說
私
人
商
場
這
個
﹁公
共
地
方
﹂
是
顧
客
不
能
隨
意
佔
有

的
，
就
算
是
政
府
轄
下
的
真
正
公
眾
地
方
，
如
公
園
球
場
等
，
大
家
也
要
遵
守
有
關
規
則
，
要
不
，
就
破

壞
了
公
共
秩
序
。

我
們
不
乏
見
到
一
些
華
人
在
公
眾
地
方
隨
地
吐
痰
、
亂
丟
果
皮
紙
屑
、
高
聲
喧
嚷
、
爭
先
恐
後
等
等

缺
乏
公
共
道
德
觀
念
的
行
為
，
也
許
跟
這
些
人
在
潛
意
識
中
對
﹁公
共
地
方
﹂
的
理
解
有
關
，
認
為
公
共

地
方
既
是
﹁公
共
﹂
的
，
自
己
就
能
為
所
欲
為
了
。
殊
不
知
正
是
公
共
地
方
，
不
同
膚
色
、
不
同
年
齡
、

不
同
職
業
的
人
走
在
一
起
，
更
能
體
現
一
個
人
以
至
一
個
群
體
的
道
德
、
品
行
和
修
養
。
公
共
地
方
不
是

私
人
的
，
在
公
共
地
方
，
我
們
更
要
注
重
言
行
，
才
不
玷
污
龍
的
傳
人
的
形
象
。

在河南， 「太極」和 「少林」都有着深刻的內
涵，也都被稱之為 「金字招牌」。然而就其影響力
而言，二者相距甚遠，為此太極頗感危機，其品牌
在亟待保護的同時，要擴大影響力也令當局大傷腦
筋。

上世紀八十年代，電影《少林寺》使少林寺這
座千年古寺聲名遠揚，少林寺、少林功夫世界聞名，其背後蘊藏着巨
大的商機。有資料表明，在中國加入世貿前後， 「少林」和 「少林寺
」商標遭到國際範圍內大規模的搶註和盜用。調查顯示，有十一個國
家近一百二十項搶註 「少林」和 「少林寺」為商標， 「少林」遍地開
花的同時也讓 「少林」成為 「唐僧肉」。

作為和少林拳並駕齊驅的兩大拳之一，發源於焦作的太極拳同樣
有着品牌被搶註的憂慮。目前，全世界五十多個國家的一億多人在練
習太極拳，歐美、東南亞、日本等國家和地區，都有太極拳活動。據
不完全統計，僅美國就已有三十多種太極拳書籍出版，許多國家成立
了太極拳協會等團體，積極與中國進行交流活動。太極拳作為中國特
有的民族體育項目，已經引起很多國際朋友的興趣和愛好。儘管 「太
極」的影響較之 「少林」相差甚遠，但同樣面臨商標被搶註的尷尬。

二○○六年太極拳又被列入世界無形文化遺產， 「太極」商標所
具有的價值越來越大。早在一九九三年，四川涪陵集團製藥廠以 「太
極」商標，組建了太極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二○○六年， 「太極拳」
第五類商標已被他人註冊並欲轉讓的消息一出，便讓河南人都感到
「狼來了」。在國外，一些企業、協會也關注到太極文化背後的無限

商機，曾有兩家日本協會在中國註冊 「太極拳」商標。
為了不使 「太極」再步 「少林」後塵，河南有人四處奔波，積極

呼籲保護 「太極」品牌。他們認為，太極拳被外地人搶註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們必須增強太極文化資源保護意識， 「少林」就是例證。

為了保護 「太極」品牌，焦作市工商局曾就 「太極拳」商標註冊
多次與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溝通，商標局的答覆是 「太極拳
」三個字是通用辭彙，已經被廣大民眾廣泛使用，其商標顯著性很小
，不能作為服務商標申請。如果要加以註冊保護，必須在 「太極拳」
三個字前後加字，增大它的商標顯著性。

太極的危機並不是來自文化本身，因為文化是無國界的，對其威
脅最大的是商標一旦沒註，其商業活動就要受到限制，不管對於地方
或是對於一個企業都將是一種極大的損失。身感危機並非壞事，至少
已有保護意識，但願 「太極」也像 「少林」一樣早日風靡全球。

○九年六月，我懷着敬重
的心情再次踏足濠江，探望一
百零四歲的梁披雲老人；這位
昔日在教育、文化、僑團及社
會活動中，做出了重要貢獻的
世紀名人。

梁披雲學名龍光，號披雲，又號雪予。一九○七
年三月十五日出生於福建省永春縣吾頂村。他是澳門
特別行政區 「大蓮花榮譽勳章」的最高齡的受勳者，
也是去年八月間在北京召開的第八次全國歸僑、僑眷
代表大會上宣布的最年長代表和全國僑聯顧問。上世
紀七、八十年代間有十多年時間，他大多在香港工作
和生活，擔任《書譜》出版社社長和督印人，曾創刊
、發行了當時海外唯一宣揚和研究中國書法及中華文
化的學術性雜誌《書譜》雙月刊，被香港媒介評為香
港十大奇跡之一。其間，他還主編了至今依然是研治
書法藝術重要辭書之一的《中國書法大辭典》上、下
兩巨冊，洋洋大觀，舉世矚目。梁披雲是名字上了
《毛澤東選集》註釋的著名人士之一，曾連續擔任了
第六、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和連任了十一屆澳門歸
僑總會會長等工作；而他早年就立志和鍾情於辦學、
教育事業，是一位實踐 「教育救國、教育興國、教育
強國」的我國現代教育先驅者之一。

梁老六歲入村塾，九歲入鎮教會小學，一九二○
年入讀省立十二中學（現永春一中），一九二一至一
九二二年就讀廈門集美中學；一九二三年入讀武昌師
範大學英語系，一年後以第一名成績考入上海大學中
文系。其校長是當時極負盛名的政治家和書法家于右
任。上海大學當時匯聚了後來成為國、共兩黨的許多
頭面人物和社會名流。梁披雲後來與于老交情頗深，
成了忘年交。一九二六年他從上海大學畢業，獲文學
士學位。當年夏天他懷着 「師夷以制夷」的願望，第
一次赴日本學習，並旁聽東京早稻田大學部分課程。
一九二八年他從日本返閩，主編廈門《民國日報》。
一九二九年梁披雲面見並按照蔡元培、馬叙倫的倡議
，在同盟會會員許卓然、鄉賢秦望山等的積極支持下
，創辦了泉州黎明高中，並被公推為校長。于右任題
寫了校名匾額、豐子愷設計了三雀朝陽校徽。梁老後
來回憶說： 「我記得，剛辦黎明高中的時候，我寫了
兩幅對聯，分別掛在堂柱及門楹上，其中曰： 『這裡
還不是學校，宇宙才是真正的學校；我們並沒有家庭
，學校才是大眾的家庭。』 其二曰 『少爺氣、小姐氣
、書呆氣、流氓氣，根本要不得；平民化、社會化、
科學化、藝術化，着手做起來。』 橫幅是 『奮鬥便是
生活』 。」

一九三三年，梁披雲南渡馬來亞，籌辦了吉隆坡
尊孔中學高中部，一九三四年任馬來亞《益群報》總
編輯，一九三六年赴印尼棉蘭，任蘇東中學校長，並
創辦了《蘇東月刊》。一九三九年重返吉隆坡，又創
辦了中華中學。一九四○年正值中國抗日戰爭期間，
新加坡籌賑難民會組織擴大為全南洋的總機構，陳嘉
庚被公推為主席。梁披雲參加了回國慰問團活動。一
九四二年，梁披雲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特約編撰委員
、中央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設計委員。一九四三年初任
國立福建音樂專科學校校長，並被選為國民參政會參
政員；在任福建音專校長期間，他按照 「專業分流、
學以致用」的教育理念，創設了五年制師範專科，培
養高層次音樂人才。一九四四年他獲委任國立海疆專
科學校校長。為了全面論述以培養海外人才為主旨的
海疆教育，他撰寫了《海疆教育建設方針》，為提高
海外僑胞的民族意識及生存、生產和生活能力，全面
地闡述了高瞻遠矚又切實可行的各種方略，堪稱是一

篇培養和造就中華民族海外人才的鴻文大計。一九四
七年梁披雲調任福建省教育廳廳長之職，着手福建山
區教育和全省掃盲工作，並開始關注和加強對南洋問
題的研究工作。一九五○年他從香港轉赴印尼，提倡
創辦華文大學。一九六三年擔任印尼雅加達《火炬報
》華文版主編。後來印尼出現排華活動，遂於一九六
六年移居澳門；之後他不時往來澳門、香港和內地，
繼續為傳播中華文化、發展教育事業殫精竭慮、傾注
心力。

一九八一年原泉州黎明、平民、民生等五校老校
友、退休老園丁不計報酬，又創辦了 「黎明學園」
（院）。一九八四年七月，經褔建省人民政府批准，
報國家教委（原教育部）備案，在黎明學園（院）基
礎上，正式創辦全國第一所僑辦公助的全日制高等職
業大學 「黎明大學」。這所在全國歷史文化名城泉州
興辦的新型大學，再次公推了梁披雲擔任董事長兼校
長，聘請巴金任名譽董事長。據黎明大學校史介紹，
梁老從黎大建校初期選址、勘測和布局、大學專業設
置、發展方向等方方面面都事必躬親、嘔心瀝血；還
多次向全校教職員工演講，凝聚共識群策群力辦好大
學。筆者曾應邀參加了黎明大學建校五周年暨梁老從
事文教工作六十周年慶祝大會活動，親眼目睹和體驗
了廣大師生員工對梁老敬重和欽佩的感人場面。

二○○四年四月十六日，在黎明大學新校區首期
工程竣工慶典上，祖籍安溪，當年讀中學時，曾被學
校着令退學的李尚大致了辭。他是著名的印尼華人企
業家、黎明大學第二屆董事長，又是熱心捐建黎明大
學的頭號功臣，第一期工程的全部建築費用一千五百
八十萬港元（當時幣值），他獨自承擔並如期匯交使
用，建了七座包括命名項南大樓在內的新校舍。那次
他還帶領自己的女兒、長子同來參加慶典。早在一九
九四年五月十二日，黎明大學新校區建設奠基典禮上
，李尚大發表講話說： 「我對梁老的辦學精神非常欽
佩。我從十年前開始，一直跟着梁老背後走。」

二○○四年十月，已屆九十八歲高齡的梁披雲坐
着輪椅從澳門飛抵廈門機場，再輾轉到泉州黎明大學
，參加了 「黎明大學建校二十周年暨梁披雲從事文教
工作七十五周年」慶祝活動；之後再次返回永春故鄉
，看看親友和故知，看看家鄉的教育風貌。據他的親
屬回憶，那次他實在不願再離開家鄉，想留在泉州過
晚年。這一年，梁老又把自己畢生收藏書刊三千多冊
，分兩批運抵泉州，贈送給黎明大學，其中有線裝的
經、史、子、集等古籍及近代文史哲類圖書，還有書
法藏書，包括自一九七四年至一九八九年在香港出版
的《書譜》雙月刊和主編《中國書法大辭典》等等重
要資料。黎明大學圖書館已將巴金先前的贈書和梁老
的贈書合設 「巴金梁披雲贈書特藏室」，供專家學者
參考、學習和研究之用。

至於梁老掛念和關切永春家鄉的教育事業，提倡
「思本、愛本、固本」的觀念和主張，動員和感召海

外鄉親、僑胞捐資辦學，特別是倡導海外梁氏宗親們
大團結，捐辦鄉村初中、捐助永春重點中學增設高中
班級，贊助品學兼優學生進入重點名校，接受更優質
的高等教育等，更是春風化雨、成效卓著。在梁老精
神感召下，永春旅外鄉親湧現了像梁老的堂弟梁良斗
傾資捐獻的令人動容的現象；祖孫三代、夫妻雙雙、
兄弟姐妹以至嫁出幾十年的梁氏女兒等百人爭相集資
募捐場面，少則幾百元，多則幾百萬或上千萬元。永
春一中老校友梁清輝、梁良斗特地在永春一中合建一
座 「披雲樓」教學大樓以及早年在永春還設立了 「梁
披雲獎學金」等等。福建省人民政府感於梁老辦學興
教事跡，早年還授予他《樂育英才》匾額，真是實至

名歸。
一九九○年，梁披雲又在澳門創辦了澳門福建學

校，指點規劃，親力親為，鍥而不捨，為澳門培養了
一大批 「正直勤樸」人才。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廈門大學經國家教委
批准舉行授予梁披雲為廈門大學（中文系和海外教育
學院）名譽教授儀式，由林祖賡校長頒發證書，鄭學
檬副校長致頌辭。

梁老從教、辦學凡八十年，正如他在一九九八年
十二月三日，在《澳門大學頒授名譽博士學位典禮上
的謝辭》中剖析自己的心志一樣： 「對於教育，我情
有獨鍾。幼承庭訓，立己達人，古聖遺言，迄未敢忘
，年歲稍長，感召日深，對千年古國的愚弱貧私，深
以為憾。認為必須以明德新生，生聚教訓，究天人之
際，通古今之變，以謀群生民命的維持、延續、充實
、擴展，否則廣土眾民淪為荒塚行屍，於國何有？從
二十世紀而進入二十一世紀，科技人文之教化，更加
不容忽視。面對未來的世界，如喚起炎黃子孫……更
加應從教育的普及、改進、提高、加速，全力以赴。
」 這的確是傑出教育家梁披雲的肺腑之言。季羨林生
前讚許梁老： 「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澳門特別行
政區行政長官何厚鏵以及當時的社會文化司司長崔世
安（澳門第三屆特首）等，多年來均十分關切梁披雲
，對梁老敬重有加，讚賞不已，曾專程安排梁老到香
港伊利沙白醫院檢查身體和療養一個月。何厚鏵還動
情地說： 「梁老的身體健康，不僅是梁家的事，也是
澳門人的事。」

二○○九年一月十一日，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問
澳門期間，在何厚鏵特首舉行的歡迎宴會上與梁仲虯
祝酒時，對港澳辦主任廖暉說： 「梁仲虯先生的父親
梁披雲老先生送我一幅嵌名聯 『近其所欲近，平其所
不平』成了我的座右銘。」

梁老熱衷書法、作詩，數十載臨池不輟，幾近氣
功鍛煉，舒暢心情。九十歲後，平時多在家看書，有
時也寫寫字，生活過得清閒和平靜。他最大的嗜好是
飲茶和吃糖果。他從小就愛吃糖果，但他直到九十歲
後，牙齒還整潔和帶勁。梁老布衣生活，簡樸有序，
從不奢華，飲食有節，起居有時；有時在飯桌上告訴
家人，吃飯七分飽就可以了。有次他還對我說，一個
人一生光是吃飯，有十多萬元就夠了（當時物價）。
他雖是一位飽學之士，名重士林，卻予人隨和、謙恭
、親近而又親切之感。在此，謹祝梁老再享茶壽、高
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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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過
﹁一
寸
身
高
一
寸
﹃金
﹄
﹂
的
招
聘
，
一

貿
易
公
司
在
重
慶
招
聘
女
大
學
畢
業
生
的
廣
告
稱
：

﹁身
高
一
米
六
以
上
，
每
月
底
薪
一
千
元
；
身
高
一

米
六
五
以
上
，
每
月
底
薪
一
千
五
百
元
；
身
高
一
米

七
以
上
，
每
月
底
薪
二
千
元
…
…
﹂
。
身
材
形
貌
歧

視
更
有
甚
者
，
有
招
聘
要
求
女
性
必
須
有
對
稱
的
乳

房
。

屬
相
血
型
歧
視
。
成
都
一
家

公
司
的
招
聘
廣
告
稱
：
﹁忌
屬
蛇

屬
豬
屬
猴
者
﹂
，
因
為
屬
蛇
屬
豬

屬
猴
與
公
司
老
闆
的
屬
相
相
沖
；

濰
坊
一
家
房
地
產
公
司
招
聘
文
秘

，
要
求
應
聘
者
的
生
肖
屬
相
為
虎

或
兔
，
該
公
司
表
示
，
房
地
產
對

風
水
有
講
究
，
所
以
從
業
者
要
求
特
定
屬
相
。
此
外

，
還
有
屬
牛
老
闆
拒
招
屬
牛
員
工
。
而
南
京
一
裝
飾

公
司
的
招
聘
，
四
成
崗
位
要
求
O
、
B
血
型
。

已
婚
歧
視
。
一
些
公
司
招
聘
不
願
招
收
女
性
，

認
為
女
員
工
結
婚
生
子
會
影
響
工
作
。
個
別
機
構
則

要
求
應
聘
入
職
的
女
性
要
與
企
業
簽
訂
三
至
五
年
內

不
能
懷
孕
的
約
定
。

最
近
，
在
珠
三
角
九
城
市
二
○
一
○
屆
高
校
畢

業
生
聯
合
招
聘
大
會
上
，
有
家
深
圳
企
業
招
聘
代
表

稱
﹁只
招
未
婚
女
﹂
，
理
由
是
：
男
性
員
工
沒
有
女

性
員
工
﹁聽
話
﹂
，
而
未
婚
女
性
又
較
已
婚
女
性
更

﹁聽
話
﹂
。

姓
名
歧
視
。
有
求
職
者
因
為
姓
﹁裴
﹂
，
與
﹁賠
﹂
諧
音
，
被
認

為
不
吉
利
，
而
遭
拒
聘
。
哈
爾
濱
市
苟
姓
青
年
應
聘
者
通
過
了
一
家
保

健
品
銷
售
公
司
的
面
試
、
筆
試
，
但
最
終
沒
有
被
聘
用
。
該
公
司
總
經

理
表
示
，
苟
先
生
很
優
秀
，
但
是
﹁他
的
姓
不
太
好
，
如
果
與
客
戶
洽

談
，
一
介
紹
說
是
苟
經
理
，
總
覺
得
彆
扭
。
﹂

地
域
歧
視
。
近
年
來
，
坊
間
出
現
﹁防
火
防
盜
防
河
南
人
﹂
嘲
弄

河
南
人
的
順
口
溜
，
而
有
的
公
司
招
聘
公
開
拒
絕
河
南
人
。
另
外
，
還

有
僱
主
認
為
﹁東
北
人
衝
動
愛
鬧
事
﹂
，
不
招
聘
東
北
人
。

招
聘
單
位
之
所
以
﹁挑
三
揀
四
﹂
，
是
因
為
勞
動
力
市
場
﹁供
﹂

遠
遠
大
於
﹁求
﹂
，
據
最
新
資
料
顯
示
，
二
○
一
○
年
全
國
高
校
畢
業

生
將
達
六
百
三
十
萬
，
再
加
上
往
屆
尚
未
就
業
的
畢
業
生
，
大
學
畢
業

生
就
業
困
難
程
度
可
想
而
知
。

新年試筆：花花草草 段懷清私
人
的
﹁公
共
地
方
﹂

姚

船

進
化
的
迷
思

言
止
善

世紀老人梁披雲 高兆棟

保護太極品牌 夏 威

就業歧視千奇百怪 文 佳

二〇一〇年一月十四日 星期四

梁披雲近影


